
这周，史依弘捧出“依依向梅”专
场，连演七天梅派戏，以致敬梅兰芳
130周年诞辰、梅葆玖90周年诞辰。
车行至中山南二路内环高架上就可以
看到宛平剧院巨大的广告牌上“史依
弘”三字独领风骚，是梨园行里不容置
疑的“头牌”，角儿的待遇。各地戏迷

皆为她而来，看戏的爱她的唱、爱她的
身段、爱她的戏；不看戏的爱她的美，
爱她的所有。

她的头上戴着梅派大青衣的耀目
光环，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光环的重
量。选择了梅派，便是选择了一种人
生：一刻不能放松，也不想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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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霸王别姬，宛平剧院一票难求。

四面楚歌，虞姬心里知道命数已定，分别在

即，但仍然强忍悲痛说要为霸王舞剑消愁。一声

“大王请”，“大王”二字高亢甜美圆润，落到“请”

字，骤然低沉婉转，悲怆与凄楚延绵不绝地钻到了

人的心里。这一段剑舞，以史依弘刀马旦出身的

修为，定可以舞得更快，正反剑花耍得更炫目，但

她没有，每一转身，每一转腕，到缓缓下腰，气定神

闲，哀而不伤。

什么是梅派？是唱念做俱佳，是中正平和。

在梅先生之前，大青衣就是双手搭着肚子唱，是梅

兰芳加入了表演，让演出成为了视觉、听觉的全面

享受。史依弘说，“照理说，半生学戏，应该从从容

容了，而我却感觉越学越难”，常常听着梅先生的

演出录音，看着录像，觉得自己怎么还有那么多要

提升的地方。

史依弘学梅派的业师之一，可以说就是梅先

生本人。她本是武旦出身，因为小时候学过体操

和武术，唱念做打，后一半条件非常好，但嗓子窄

而细，有时还会唱破音。被誉为“中国第一女武旦”的老师张

美娟不想这么个好苗子最后只是吃青春饭，遂送她去找了曾

为梅兰芳先生操琴的卢文勤老师。原本只是想请卢老师给教

一下发声方法，调一下嗓子，谁知道，第一面，史依弘唱了一段

贵妃醉酒，卢老师就对张老师说：“孩子放在我这，我能送您一

个梅派大青衣。”别家老师的口传身教，在卢老师这里统统没

有。卢老师一辈子研究梅派，整理编撰了梅先生的唱腔选

集。这本集子，就是拜师的见面礼。后面，每教一场戏，就给

史依弘一卷梅先生的录音和一个谱子“你回去学，学会了再

来”。卢老师说，梅先生就是最高标准，“取法其上，得乎其

中”。刚开始，《玉堂春》里一句“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的慢

板就学了半个学期，就一句，来来回回磨，“枯燥，就像武旦练

圆场一样枯燥，但这句学完后，张口音、闭口音、高音、低音全

有了。”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史依弘和卢老师撒娇，我真

是唱烦了，您教我点新的吧。卢老师摇头，“你们真是没有我

们当时用功，不能比的。我要是半夜觉得这句唱的感觉好像

不对，翻身就起来找梅先生年轻时的、中年的、晚年的对比，你

们会这么钻研吗？”史依弘当下哑口无言。

声乐之外，卢文勤老师还培养了史依弘审美，嗲不是美，

含而不露，深沉典雅才是。十年，卢老师如同雕刻师一般，塑

造出了他心中的“梅派大青衣”，也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刻下

了“较劲”这个基因，因为学梅派，就是追求至臻完美。

她22岁就拿了所有的奖，但因为有了梅兰芳这个标杆，

史依弘说，我哪有什么资格自恋或自满。

前一周排《游龙戏凤》。这出戏里，史依弘要演十六岁

的李凤姐。人物造型里，她身上有一个搭链，就这个东西，

要把它用得恰到好处，要演得有少女感。一天排练完结束

后，晚上回到家，她还在厅里一直走，一直琢磨到凌晨两点

钟。演对手戏正德皇帝的凌珂感叹，和姐姐对戏，感觉她就

是戏里那个小女孩。

情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刚从戏校毕业那几年，史依弘也短暂地有

过焦虑。一个月只有一两场戏，台下观众寥

寥——“剧场里没有观众，这真的是会摧毁一

个演员的。”

幸好在心里有对艺术、对梅先生的那份臣

服，史依弘说自己很快又找回了笃定。没有戏

排的日子，就像回到了戏校一样地练功。天还

没亮透，睡眼惺忪，就开始吊嗓子、撕腿、下

腰……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直练到大热天

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戏服响排，里面的衣服全

湿透了，外表依然气定神闲，脸上不见一滴汗。

她说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聚齐了

中国传统美学和哲学的所有精粹，对它的理解只

有在叠加了自己的人生历练，在舞台上不断滚

打，不停地见观众，各方面的养分到了，才会参

悟。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却触碰不到艺

术。年轻时的声名都在皮相，真正攀上艺术的高

峰大都是中年以后的事情。因此，她没有年龄焦虑，对日复

一日的练功甘之如饴，自律生活带给人的好处在她身上一

览无余。每一场演出，她都镇定自若地往台上一站，一张

口，一举手，风采、神韵经过岁月淬炼，真的是闪闪发光。

她是双子座，内心强大，天生无所畏惧。前些年，她

先后拿出了“文武昆乱”系列和“梅尚程荀”系列，她说自

己从来不是瞻前顾后的性格，“不想那么多，不好再努力，

哪有完美”。

从前梅家班也有连贴五天戏的纪录，这次用连演七天

来致敬梅先生，史依弘说，“这也是圆了我的一个梦，表达

一下我对梅先生那个时代的向往”。演员靠演出来证明实

力，艺术就是在台上滚出来的，百练不如上台演一次。

梨园行里的人喜欢讲“因缘”，相信拜师、学戏都是缘

分到了，才能成的事情。史依弘小时候读的是浙江路一

小，第一次看戏就是在天蟾舞台，具体看的哪出已经不记

得了，只记得当时看得是津津有味，满心欢喜。天蟾舞

台，有“远东第一台”的美誉。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来

上海，就是在这里，一本《玉堂春》艺惊四座。来上海之

前，梅兰芳是二牌旦角，在天蟾唱红之后，始成头牌。

2013年，上海京剧院在天蟾推出持续五天的《文武昆乱

史依弘》，以纪念梅兰芳抵沪演出一百周年，首演当日，梅

葆玖先生亲临“开台仪式”。

若世上真有时光穿梭机，当可见舞台上梅兰芳现身，

目视台下，施以嘱托的眼神与手势。一束孤光打在坐席

上，是七八岁的史依弘睁着一对好奇的凤眼，似乎因缘在

那一刻就已定下。

史依弘自觉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好的艺术养人，

梅派更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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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这个词，史依弘是从梅家人那里

学来的。虽然没有拜在梅葆玖先生的门下，

但眼看心追，葆玖先生无论台上台下，都有

一种被梅家的规范浸染过的气质，“这种规

范超越了舞台，而是平时往日的做表形态都

是有规范的”。

1994年，卢燕在上海看了《杨门女将》，

心里喜欢得不得了，散场后就请人带到后台

说要见见史依弘。卢燕的母亲是与余叔岩、

言菊朋齐名的“坤伶须生泰斗”李桂芬。六

岁时，卢燕随父母自北京迁居上海。父亲去

世后，卢燕和母亲寄居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家

中。由于母亲李桂芬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

交情笃深，梅兰芳夫妇认卢燕为干女儿。

和史依弘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卢燕用

上海话称梅先生作“寄爹”。卢燕毫不讳言，

寄爹是自己最崇拜的人，“不但艺术好、很爱

国，而且他的人格很高尚，总是照顾所有的同行，对人非

常的仁慈。”前些年，史依弘陪着快90岁的卢燕出游，一

路上点点滴滴，回想起来，反而感觉是卢燕在照顾着大

家。“做戏先做人，这也是梅家人的规范了。”

梅兰芳时代的梨园行泾渭分明、规矩严厉。岁月流

转，无论是梨园行还是整个社会，变化翻天覆地。老祖

宗留下的规矩，有些消失了，但精华还在。古老而严苛

的传承，不光在“一桌二椅”中活着。

台上，以梅兰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钻研他的每一

出戏，学他的唱腔、身段和神采。梨园界是一个注重节

制的行当，做角儿的都自律。几十年来，史依弘保持着

规律的作息和节制的饮食习惯，这才能在舞台上腰肢纤

细，步履轻盈。洗去脂粉，史依弘眼神清澈，台下的她笃

定、松弛，无论是对身边的助理还是戏迷，都是如沐春

风。她心中有戏，目中也有人。她深知台上的情情义

义，恩恩爱爱，瑰丽莫名，却不是人间颜色。电视剧《繁

花》拍摄期间，王家卫邀请她出演“史老师”，同为上海

人，她欣然前往。“史老师”是她又不是她，她相信内心丰

富饱满方能见天地，对于世

俗的生活，她早就有了自

己的答案和“解药”。她

外放内紧，看似松弛其

实严谨审慎，戏迷

给的“神仙姐姐”

的称号，真不

只 是 指

颜值。

选择梅派，就选择了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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